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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的诗与人生的诗 

———论吴投文的诗歌创作

陈　卫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７）

［摘　要］吴投文是近年来湘籍诗人中一位颇有实力的写作者和诗歌研究者。他的诗歌创作始于１９８０年代末，早期诗作着
力在乡土风情中抒发青春的思悟，留下中国文化的投影。２００３年是他的诗歌创作转折期，对人事与人生的书写，使他的诗歌
表现出反讽与戏拟形态，他揭示存在的荒谬，同时又表达孤寂空虚的人生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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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来一次梳理，当代的湘籍诗人已然不少。
有的扎根本土，有的远离潇湘，在海内外开花结果。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活跃在诗坛或从事与诗歌相
关事业的湘籍人士有张枣（可惜凋谢）、郑玲、李少

君、熊国华、谭旭东、莱耳、邓朝晖、谭克修、周伟驰、

雷武铃等，吴投文也是其中一位颇具实力的写作者

和诗歌研究者。他２００３年之前的诗歌有的收入到
了《星星诗刊》编辑部编选的诗集《土地的家谱》

中，［１］后来又有不少的诗入选当代较有影响的诗

歌选本。［２－４］

一

吴投文开始诗歌创作的时候，北岛、顾城们掀

起的诗歌热潮几乎退去，然而喧哗的声音拍打着诗

的堤岸。

吴投文最初写诗受到的影响来自２０世纪２０－
３０年代的徐志摩、戴望舒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海子
等人的抒情诗。“爱人”是吴投文早期诗歌创作中

偏爱的称呼。《收获季节》中的“爱人”是“灵魂系

在稻尖上的爱人”“亲近泥土远离诗歌”“一生与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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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相依为命”的爱人。诗中对爱人的赞颂，不免让

读者联想起海子对麦地与麦子的那种炽烈，进而联

想起海子诗中对恋人、姐妹、新娘的歌吟。“爱人”

形象在《葬礼》《重归故园》《田园》等诗中有反复和

强化，这个“爱人”并非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恋爱或婚

姻的对象，它是写作者爱慕或仰慕的抒情对象，可

以是特殊的异性，也可以是值得尊崇的同性，他们

共同的特点是热爱土地、热爱耕作、热爱生命。比

如《葬礼》中的“爱人”形象，很容易让读者想到是

对海子的致敬，也可以是对描写土地的诗人、作家

的礼赞。

正因为有爱，有对土地的特殊感情，描写田园、

描写故乡成为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吴投文自然而

然的写作内容。这类诗有《家园》《故园》《田园》

等，它们是乡土与爱情的合奏。相较而言，《田园短

章》为吴投文早期写作中较有个人特色的诗篇。他

并不以底层身份去谴责破败的农村，而是以农民之

子的身份，写农村的景致———炊烟、菜园、池塘、水

稻、种子和蛙声等。这组诗在形式上比较整齐，每

首分两节，每节三行，有的画面清新，如《种子》《池

塘》；有的暗含故事，如《水稻》。这些带有童话色

彩并富含现实意味的田园诗中不乏吴投文的个人

见地。

与这时期多数写作者一样，吴投文摈弃了前

代诗人那种关怀国家命运、政治前途并面向社会的

宏大抒情。他行走在自然当中，不是移情，而是从

中感悟个体生命，表达青春的忧思，注重诗歌的意

象呈现与音乐性感受。《黄昏》借助自然界黄昏到

黑夜的变化，来写自我内心的矛盾，离开还是不离

开，回头还是前进，诗歌表现出人们面对未知事物

做出选择时的矛盾。

树是吴投文写作初期偏好的意象。《苍老的岁

月·老树》中把老树当智者或勇敢者的象征，“站成

千年风景／燃烧无限春色”；而在《深谷中的树》和
《情绪》等诗中，从人与树的关系上折射出人与自然

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深谷中的树》写的是曲

折的相遇，“绕过许多弯曲的山道／你真挚的心愿／
不容我不来”；但又是无言的别离，“我遗憾／我不是
生长在山里／和你并肩站在一起”。

在这一时期，吴投文也有部分诗歌留下了中国

文化的投影。《石像》《鹰的悲剧性》《游侠》《塔之

外》《墓地》《回望唐朝》等诗篇短小精悍，注重意境

的简约呈现并刻写人的灵魂。如《墓地》借取古诗

词的一些常规意象，“衰草”“斜阳”“孤鸦”“野火”

“古井”“晚钟”等描写墓地的衰颓与空灵，写自然

与人的命运。但也有一些诗作明显是停留在前辈

阴影中的写作，如《一句话》的结构方式让人想起闻

一多的《一句话》，《我的记忆》和《断章》等与戴望

舒、卞之琳的著名诗歌同名，虽然描写的内容不尽

相同；而《回望唐朝》则是对新古典主义风格的

演绎。

二

２００３年，吴投文攻读学位告一段落，他的诗歌
写作在这一年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向。转向的原因

无疑与诗歌大环境的转变有关：在此之前，口语、草

根、底层等成为当时诗歌讨论的热点。吴投文的博

士论文是研究沈从文的生命诗学，他提出“生命”

“生活”“人性”“神性”“人事”“人生”等核心词汇，

共同构筑起沈从文生命诗学的基本框架。［５］１４７对沈

从文生命诗学的研究，显然对其诗歌创作的转型产

生了作用。

当吴投文诗笔转向具体的人群，诗歌的抒情色

彩明显淡了，形式也不追求整齐，比喻、暗示、反复

咏叹等常用的修辞，下降到了最低程度。这时，他

的创作中表现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交融的特

色：一方面他尝试口语写作，以反讽与戏拟的方式，

突显生活细节，消解崇高，表现现实世界当中人的

世俗性和生存的荒诞性；另一方面，他的诗歌又是

孤独者的自语。

反讽与戏拟的写作主要集中于吴投文的口语

诗歌中，以两种形态表示：一类是以动物为载体，借

动物世界来隐射人类世界；第二类描写普通人生活

场景和细节，以揭示世界存在的荒谬。

《哈罗的精神生活》是相对出色的一组诗，也是

吴投文诗歌创作中最具幽默感和诙谐性的诗篇。

在诗歌中，人与狗是一组对立的关系，人不大瞧得

起狗，称它为“畜生”。第一首，诗人让这只狗改哲

学家赫拉克利特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里”

而为“人总是两次踏进同一条河里”，这种戏拟性的

修改令读者想起现实当中某些人的德行。第二首

写的是面对一根骨头，狗与人的选择，狗直接地对

人说“你是人，更需要骨头”，我以为作者在借狗骂

人的堕落和奴性。第三首写狗的无情与傲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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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人的窘态，“我”爬在地上找东西的时候，狗表

示愿意用鼻子帮忙。这种搞笑的画面让人想起人

并不如狗强势。第四首先是讽刺了人的窥视癖，再

写出人的无聊。人们津津有味地看着狗在交配，当

哈罗说“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后，人们却“争先恐

后地离去”。哈罗的自言自语应该也是作者的自言

自语，“人是错误的动物”。第五首写人们以为哈罗

是“我的宠物”，而“我”总是“反复解释”，这一组关

联到哈罗、“我”和人们的诗篇形成了三个视角：狗

的视角代表真实，“我”被狗牵制，被人们议论；看客

们（人们）则带有集体无意识，总是被一些热闹的现

象或外表所蒙蔽。透过这只会说话会行动的狗的

眼睛，读者能够看到人（“我”和人们）存在许许多

多的毛病：看不起他人，自己却又有不足，在文明，

理性、道德等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

这些以动物为主题的诗篇并没有特殊的外在

形式，朴质并充满寓言色彩，每首诗中都有的“其

实”，是作者揭示谜底的厚道方式。《对一只老鼠我

真该告诉它点什么》中写的是一只“在米缸里拼命

打转／拼命往上爬”的小老鼠，“它往上爬的姿态／其
实与人没有两样／只是它没有爬上来／爬上来的都
叫人”，诗歌在貌似平静的讲述中变得犀利。在描

述《鱼》的时候，也显出人在给事物命名时候的随

意，丝毫没有显示出人应该有的智慧，或者说这些

命名根本与智慧无甚相关，更与人性的残酷有关：

它在水里游的时候，叫鱼

捞上岸来，它吐着白沫，还叫鱼

等到摆上餐桌，吃得只剩下一付骨架时

它还叫鱼

其实

鱼在水里的时候

才叫鱼

在吴投文的诗歌中，看到的往往是动物的可爱

和人类的可笑，然而在描写普通人生活的诗篇里，

他更注重揭示出人类生存的荒诞。

《学会生活》是一首具有环形结构的诗篇：好多

年前老师教“我”的一句话，“我”又教给儿子，可是

儿子反而拍着“我”的肩膀，别人也拍着“我”的肩

膀，“我”因此“茫然地看着他们的背影。／我想肯

定是我的生活出问题了”，叙事并没有结束，终于又

见到了“老师”，“颤巍巍的老师仍旧”拍着“我”的

肩膀说：“这年头，最重要的是学会生活啊！”这绕口

令似的“学会生活”在不同身份、不同年龄阶段的人

那里反复重复，重复并没有使这句话得到清晰的解

释或理解，反而使其语义更加模糊不清，成为空话、

套话，这就像我们生活当中的许多名言哲语与口号

标语，在不适合的语境中使用，显得空洞无聊，可笑

至极，令人困惑。

《不完整的世界》是吴投文对现实的另一种观

照。“我”感觉到世界不完整时，发现同事有的离

婚，有的差不多离婚，有的进监狱，而自己也厌倦了

生活———这些缺少想象的文字和陈述，映射的正是

中年人的破碎现实和不完整世界。阿香是多次在

吴投文诗歌中出现的一个女性形象，就像沈从文笔

下的“翠翠”一样，成为田园世界中乡村姑娘或理想

的一个符号，不过阿香并不是这种集合美与善的姑

娘。她最早出现在《阿宫山》中，是个不搭理从城市

回来的“我”的农村已婚女孩。《去年冬天的雪》

中，阿香成了“在深圳的某处公寓打工”的打工妹。

在《阿香的夜晚》中，阿香为了“给生病的母亲寄点

钱”，选择了用身体赚钱，但身上还残留着农村人的

一丝纯朴。诗歌描写的对象、职业与诗歌所表现的

“诚实”主题成为悖论，使这首诗成为最“道德”又

最“下流”的一首。可以看出，在吴投文笔下，不同

时间的阿香形象组成了当代女性的纯朴逐渐被金

钱蚕食和扭曲的形象。

吴投文也有不少诗篇带有梦幻或私语性质，如

《逃遁》中所写：“一个人要是丢了魂／道路就失去
了意义／回家的人越来越少了／路上丢满了影子／剩
余的爱情／搂着自己跳舞”，诗歌描写的是人的归
途、家庭与爱情的关系，也可当成对现代人爱情的

写照。有的诗歌貌似写现实，但又有隐射含义。

《围城》表现出人的复杂状态：要砌一堵围着电网的

高墙，不是为了安全，也不是为了做皇帝，只是为了

当农民，在墙里种菜。诗歌似乎在玩文字游戏，但

从中看到的是人与自然之间复杂的荒诞的关系。

《象征国》看上去是写一场有关跑步与踩尾巴的游

戏，实际上作者所要揭示的是：人的存在是相互关

联的，然而也是相互抓着把柄的。

三

孤寂与死亡———现代主义诗歌反复演奏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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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也是吴投文的诗歌中的主旋律。

吴投文早期诗歌中的孤独，来自与众不同，“众

树中我是最孤独的一棵”（《我的记忆》）；来自情感

无以寄托，“我孤零的身影／在静夜的荷塘边徘徊”
（《荷塘月下》）；来自幻想的破灭，“我的幻想总是

被风浪打碎”（《海的回忆》）。还有的孤独感来源

于都市新的生活，来源对故乡的怀念。如《乡村记

忆》，诗中没有写城市与乡村的冲突，但暗示了城市

与自然的远离，城市的商业化以及城市阻隔了亲情

的现实。

吴投文曾用《忧郁的石头》比喻过孤独的一种：

石头望着的天空是空洞的，“不管晴日还是乌云，都

与梦幻相距遥远”，“在水中它无法分辨自己”，然

而“它的痛苦与呻吟，无法被流水带走”。这是一种

与环境无法相容并距离理想遥远的无奈。

抑郁、甚至死亡的阴影在吴投文笔下时隐时

现。《多少个无眠的夜晚》借用“毒蛇蜿蜒爬行”的

意象表达人的精神压抑。《只有一扇门是打开的》

写道：“只有一条路没有断绝／通向黑暗／只有一扇
门是打开的／通向地狱”。这是对一种精神困境的
写照，可能与诗人的心境有关，带有个人化的生命

体验色彩。吴投文还写下《无题（一）》组诗，其中

第四首直接说：“生存的景象是多么严重／当你的心
陷入挥之不去的黑暗／你，还会再一次挺立起来
吗？”《寻找诗人》中，他深深地感觉到：“在这个时

代，死去的不仅仅是诗人／许多美好的事物像诗歌
一样被暴力粉碎”。

吴投文深受湘籍作家沈从文的影响，沈从文的

人生与人事观同样在吴投文的创作中留下印记。

他认为沈从文的生命诗学中，包含着“人事”与“人

生”一对范畴，“人生”是生命整体状态的呈现，是

一个意义和价值的生成过程，也是一个意义和价值

整体，联结着生命活动的各个层面。而“人事”是生

命状态的细节性呈现，表现出生命状态的丰富性和

复杂性。［５］１５７沈从文的作品中贯穿着命运的无常

观，这种意识在吴投文近作中成为显影。如果说他

写人世的那些诗歌多为人事之作，那么写孤独死亡

的作品更为人生状态而写。《虚无》一诗，描写人所

在的状态是面临深渊（命运的矛盾）和天空（死亡

之所），个体都是孤独的，“生前没有拥抱／死后依然
沉默”，而我们看到的不过是事物的表象。《孤独

者》是一首带有超现实景象的诗篇，恐龙的死，陨石

被搬走，月亮变成空洞的眼睛，你和我的影子喃喃

自语，这些意象表现的是生命脱离了它们的本体而

成为无意义的存在，成为虚无的存在。对比前面描

写的各种孤独，来自虚无的孤独是穿透人心的孤

独，诗歌充满着存在主义者的绝望意识。

面对这种虚无感产生的孤独，何以解脱？从诗

歌文本分析，吴投文提供了三条路径：一是信仰。

他有一首《信仰之痛》，写到人与信仰的状态是“我

和你／相互看不见／／隔着一张纸／各自打坐”。可
见，“我”并没有在信仰中寻得合适的道路。第二是

用酒解脱。这是中国古代狂狷者常用的一种方式，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６］《夜半饮酒》写夜深人静

时独自喝酒，在饮酒时，诗歌主人公并未从中解忧，

寂寞的火焰反而燃烧得更加猛烈，他愈发觉察到自

身的残缺。

第三条道路便是死亡。吴投文有一首《边缘》，

这一“边缘”不一定是诗歌中所说的“十三层楼顶

的边缘”，它使人感觉到生活在边缘，或者说人处在

了生死的临界点。这是一首有关“自杀”的诗篇，

“他像鸟一样飞起来／变成掌声／沉默／和一片猩
红”。不过，诗人并不认同这种生活态度，毕竟人应

该为活着而努力。他这样写道：“悲伤是一个丰满

的孕妇／对着我轻轻耳语／命运总有更合理的安排／
并不是需要死，而是不可避免”。（《午后的寂静》）

“孕妇”不是死神，她是创造和希望的象征，是让人

活着的理由。

四

吴投文诗歌写作２０余年。在诗歌边缘化的总
体情境中，像他这样勤勉而执着的写诗者，在当代

并不少。以他为个案，或者我们能够解释一下当代

诗歌写作者的困境并消除读者对当代诗歌所产生

的种种误解。

在读者眼中，每个国家每一时代都会有杰出的

代表性诗人，就如歌德之于德国，普希金之于俄国，

波特莱尔之于法国，艾略特之于英语国家，泰戈尔

之于印度，艾青之于中国，他们成为国家诗人的象

征，他们的诗成为经典，就像母亲河养育着一个城

市的子民，他们影响着跨越国际与时代的后续诗

人。吴投文出生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这一代人对
诗歌的接受和写作能力，大多形成于８０年代。８０
年代是中国思想解放与文学活跃的一个时期，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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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各种风格的诗歌在这时都给学诗者以滋养。

吴投文的诗歌写作正是在这个年代起步的。

与北岛一代诗人不同，北岛那一代诗人经历过

共和国长期的政治动荡，那种专制与反专制，追求

自由平等和民主政治的理想成为他们诗歌的主题，

也容易拨动有过这种人生体会的读者的心弦，因此

他们的诗在揭示现实问题上有如王国维所说的“客

观之诗人”，［７］１６更容易让关心生活的人们接受这些

苦难中磨砺出来的文字。６０年代末出生的诗人，
诗歌写作正发生在政治经济转型时期，社会观念的

裂变，经济利益的诉求，知识分子的边缘化，都给写

诗者带来新的震荡。这一代诗人，不是在社会中摸

爬打滚中出来，而是被知识熏陶，由学校培养出来。

对于现实，相对缺少深入的观察和强有力的姿态，

诗人也主动从“诗人—先锋”队列中退出，他们更擅

长以前人经验为诗，以现有知识为诗，以个人想象

为诗。向前辈诗歌借鉴诗题、意象，发掘自我的感

受与体验，对他们来说，都轻而易举。固然，在诗歌

中表现出敏感、聪慧与学识并不是不行，然而缺少

来自生活的深刻体验，再加上读者的经历、审美追

求、知识趣味在这个多元化时期也各不相同，要在

诗歌与读者中找到艾青时代那种共鸣区域是有相

当难度的。

以吴投文的诗歌题材为例，他取材有三类：一

类来自前辈诗人的知识与文化的滋养，第二类来自

自身生活体验，第三类来自潜意识，包括冥想、梦境

等。第一类容易陷入模仿当中，第二、三类富有个

性特色，也许是最有诗意的创造，但也怕是难以与

人沟通的创造。

当下诗歌被指责的原因有多种，内容庸俗是其

中之一。不少诗歌写作者，都有开拓新的写作题材

的冲动。比如男性诗人写女性，不满足于写女性的

外表与心灵，也不满足于写美或者爱，他们在寻找

题材的突破中，写本身并不熟悉的底层女性，或是

突破道德界限的女性，然而大合唱式的同情或病态

的欣赏，并不能获得读者的认同。虽然王国维在分

析词的时候从艺术的角度指出：“淫词与鄙词之病，

非淫与鄙之病，而有词之病也。”不过，对于读者的

不满，需要具体分析。吴投文也有类似的诗篇，有

的不算成功，但有的不单单为了寻求题材的突破，

而是想对某种现象进行表态。如《看性病门诊的女

人》，似一个电影片段，出演的人物有两个，一个是

“微仰着头，有节奏地吐着烟圈”的女人。这种姿态

和喜好，如果出现在会所、公园或咖啡厅，或许人们

会把她的行为当成艺术行为去欣赏；若出现在夜总

会，大可直接确定她的身份。然而她孤独地出现在

性病门诊，无聊地吐着烟圈，不免让读者发生联想：

这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不良女子，还是被人欺骗的内

心苦闷的女子？另一个是“我”，“我坐在她的身

边，但我不能说话”。为什么“我”不能说话？是因

为来看性病的人无形都被刺上了“不洁”字样，有不

可告人的隐衷？还是“我”已经厌倦了任何女人？

然而，这首诗似乎不是要把读者引向道德评价，从

“我”对这位女人的欣赏上，“她显得孤单，优美，有

一种动人的表情／忧伤表现在她的动作上，迟缓，苍
白”，可以看到作者想借病人都“小心地守卫自己”

的情形表达更为复杂的话题：人与人过度的亲密

导致疾病（肉体），而人与人漠不关心互不理睬，这

是另一种病（社会／精神）。此外，这首诗还有可挖
掘的深度内容，医院本是各种疾病的聚集之地，病

人却在这里感到独处的安全，这意味着医院之外，

引发疾病的不仅是细菌或病毒，更可怕的还有人世

间男女关系的混乱、不伦与欺骗。吴投文的这种写

作，是想要通过细节发掘生活中存在的多种歧义。

简单的批判或歌颂某类人不是他的写作目的，如果

把这类诗指责为庸俗有失水准。

近年来无论是网络诗还是获奖的诗篇，都遭到

读者毫不客气的质疑。其中人们指责口语破坏了

诗歌美感，对口语写作的“某某体”嗤之以鼻，以此

笑话运用口语写作的所有诗人。口语不过是诗人

表达的语言方式之一，它不会阻碍诗意的发生，也

不一定就减低了内容的深度。优秀的诗作可以是

口语的，只要它具备美的诗性。吴投文有一首《山

魅》，了了几句口语便道出自然与人的结合，肤觉、

视觉的通感，使得诗歌画面感、戏剧性都比较突出：

天气有些凉了

凉到了和尚的脖子上

山上所有的落叶

全都下了山

化缘的人还没有回来

眼睛里的女人

已经换了颜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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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是一种触觉，可是诗人并不用从触觉方面去

写，而是转为视觉。“凉到了和尚的脖子上”，他试

图制造出寒冷逼人的情形。如果一个普通人感到

冷，他便会从头到脚包得严严实实。和尚给人的第

一印象就是光头，它给读者带来具有通感的凉意，

这是文本之外的含义。和尚穿着与时尚美女不一

样，时尚美女可能头和脖子都包得很紧，但腿上可

能是一双薄丝袜；而和尚一般都是长袍大褂，裸露

的地方除了头和手，也就只有脖子了。诗歌写至脖

子，凉还产生尺度感———“凉”到的脖子，大约处在

全身的五分之一处，这就是凉的刻度。或还有动作

的联想———冷得“缩脖子”。山上的落叶，本来落了

也应在山上，之所以说下山，可以理解为天凉风大，

也可从拟人化角度去分析，使它转喻成化缘的人，

与“还没有回来”形成呼应。于是，留守山上的和尚

就处在寂寞中了。在这种寂寞中，会有怎样的事件

发生呢？“眼睛里的女人”，这一句值得琢磨，谁的

眼睛里的女人，是和尚、化缘人，还是写作者？换了

颜色，是指景色的变幻还是人的衣装更换？这首诗

没有标注标点符号，诗歌也因此有了更大的想象空

间，可以有多种理解：（１）和尚因为寂寞，把身外的
风景当成女人，又感觉这样的女人跟四季一样在变

化，不太靠得住；（２）化缘人到了山下，为美貌多变
的世俗女子所吸引、迷恋，最终乐不思归；（３）写作
者作为旁观者，把写到的诸般景象与他眼前的女人

联系起来，觉得事物有因缘，有变化，于是感觉跟他

在一起的女人也在变化当中。重重的视角使简单

的画面复杂起来，意蕴丰富，耐人寻味。

有时，吴投文还采用戏剧化的方式写生活中的

闹剧。如《死亡事件》《我在大街上走着》等。有的

诗歌看上去没有修饰，却也突显诗意。如《回家》，

并没有像众多写回家的诗篇那样酝酿人与故土、亲

人的思念之情，而是写一种味道———父亲嘴里的

“烟味”和场景———母亲骂父亲，蚊子被熏。人与

人、人与自然、人与故土之间的互相关联，在几行诗

句中获得了多重内蕴。

诗歌有主情、主智和主趣的写作倾向。我们对

诗歌写作取向需要有一定的宽容度。从中国新诗

史的发展历程看，主情诗的写作常常发生在一些情

绪变化较大的诗人身上，在社会较为动荡的时期，

诗人们愿意通过情绪的夸张去感染读者。主智诗

的写作发生在一些相对冷静的学者诗人身上，他们

更愿意用诗歌表达对人生的点滴领悟，以此揭示宇

宙的奥秘。主趣诗歌相对发生在政治特别严酷或

者相对平静的两种时期，写作者更愿意用趣味的表

达方式来表现严肃的道德或政治话题，如讽刺诗的

出现，大多在政治严酷时期，反讽写作则在大众娱

乐的时期更加突出。但是，这三种倾向也常常会出

现在写作生命较长的诗歌写作者身上，有时出于对

著名诗人经典诗作的模仿，有时是为了游戏，有时

是为了新的创造。吴投文的诗歌也有过这种情形，

但他最终走出了前人的阴影。

王国维曾对宇宙与诗人的关系进行过阐说：

“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

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

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７］１５吴投文的

诗歌，有出乎其外的观察，也有入乎其内的自省，沈

从文的人事与人生的生命诗学观，也同构了吴投文

诗歌的生命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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